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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中的铁血“湘西形象”书写 

———论邓宏顺长篇小说《铁血湘西》

周会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３）

［摘　要］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对湘西近代革命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并对湘西这一独特地域的历史文化与红色记忆进
行了深度开掘。这一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是近年来对红色记忆中的铁血“湘西形象”的有力书写，作品整体上显示出庄严的正

史气象与史诗性追求，却又使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得以伸展，在浓郁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中突显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从

而让《铁血湘西》成为记载湘西铁血历史的一部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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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
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其呈现出多重审美样态，而革

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红色“湘西形象”是其中重要

的样态之一。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周赤萍的《擒魔
记———湘西剿匪回忆录》、７０年代张行的《武陵山
下》（修订版）、８０年代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记》以
及２００８年黄晖的《血色湘西》等长篇小说都是对红
色记忆中的“湘西形象”进行书写的代表性文本。

邓宏顺６８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堪称是煌煌
之作，同时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此作对湘

西近代革命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并对湘西这一

独特地域的历史文化与红色记忆进行了深度开掘。

这一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是近年来对红色记忆中的

铁血“湘西形象”的有力书写，作品整体上显示出庄

严的正史气象与史诗性追求，却又使自由伦理的个

体叙事得以伸展，在浓郁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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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

　　一　正史气象之下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

《铁血湘西》是一部书写近代湘西几十年历史

风云变幻与奇险铁血战事的作品，小说以湘西地区

１９２９—１９４９年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在营造
变幻的历史氛围中，建构出线性历史的进程，形成

小说文本宏阔的时空背景，并勾勒刻画了各党派、

军政要员和地方武装首领等各色人物形象及其复

杂纠葛，以及中共地下党在血与火的革命历程中最

终成为决定性力量的曲折过程，突显出革命英雄主

义与理想主义精神，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庄严的正

史气象与史诗性追求。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

象。小说中一批主要人物都是具有历史原型的真

实人物，但作者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描摹与塑形，

既区别于刻板的“民间言说”，又超脱出固化的“历

史剪影”。无论是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会浓墨重彩塑

造的正面主人公，还是在历史风云中“败者为寇”的

争议性人物，作者都力图以叙事去再现这些历史人

物特立独行的性格，突出湘西人特有的文化性情，

以及在命运旋涡与历史洪流的双重裹挟之下所作

出的必然选择。这正如刘小枫所认为：“在人民伦

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

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

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

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是某一个人活

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

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

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

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

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受，自由伦理的

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

觉。”［１］《铁血湘西》克服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英

雄与败者形象刻画的简单化与平面化，突显出自由

伦理的个体叙事，将个人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

中，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与细部，探寻人物心理性格

内在的复杂性与丰厚性，在精神的维度上突出人性

的生动与深刻。这其中既有主要人物地下党首脑

陈策、爱国人士向绍轩、巾帼英雄米月娥、瑶寨首领

陈文武、民主人士马公武、匪首枭雄张玉琳、国民党

高官张中宁等，也有如侠义刚烈的放蛊苗女、舍财

取义的张癫子、舍身取义的牛疤子、心思狠毒的刘

光寺等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小说中有上百位人

物登场，但凡出现者大都性情鲜活，体现出幽微

人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张玉琳这个人物，其

被塑造得气韵生动。张玉琳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

湘西著名的匪首、军阀，但作者没有片面地根据固

化的历史剪影或是刻板的民间言说，将其妖魔化与

脸谱化，而是以独特的叙事伦理，尽可能地将人物

放置在具体的历史与政治情境之中，使人物形象显

得更为饱满与鲜活。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文

学是个体叙事，叙事伦理也应该是个体伦理，它呈

现的应该是‘模糊’时代中清晰的个人———对于我

们这个长期被历史总体性支配的民族来说，如何把

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

这是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２］小说从张玉琳与湘

西王陈渠珍的血海深仇入笔，细细讲叙了张玉琳的

人生历程。幼年时期，父亲张贤乐与兄长张玉昆被

陈渠珍枪杀，还是孩童的张玉琳躲在满是鸡粪鸭浆

的鸡屏中才得以活命。他从此立志报父兄之仇而

读书从军，终于走上“拖枪之路”；多次身陷险境死

里逃生，策动了震惊全国的“三·五事变”；从手下

几十条人枪的小匪首混到势力远达辰溪、溆浦、泸

溪、怀化数县的乱世枭雄，最终远走台湾成为异乡

孤魂。小说在刻画这一人物身上的悍然匪性与狭

隘的善恶观念的同时，还极为注重在困境与绝境中

凸显人物性格及其灵魂的苦痛挣扎。如张玉琳之

妻与幼子相继被杀，他抚尸伤痛的细节，他被亲近

之人出卖犹如困兽般逃出肖家溪之情节，以及他与

周召薇之间平常夫妻的绻缱温情等。小说以细腻

的笔触在历史的粗粝处触摸生命的疼痛，突显出生

命真实的内在矛盾性，将张玉琳这个匪性、血性与

文明性相混杂的复杂历史人物塑造得面目鲜活。

此外，还有国民党高官张中宁这一人物也塑造得颇

显性情。张中宁是地下党陈策当年的学生，２０年
前还是穷困少年的张中宁想到南京考学校却没有

路费，是陈策将自己全部家当拿出资助他。之后仕

途通达的张中宁一直感念师恩，但最后师生二人因

“各为其主”及对时局政见的分歧而终成陌路。小

说中较为细腻真实地刻画出了张中宁这位国民党

专员于忠与义中的纠结，以及他最终不忘师恩、严

令部下“不能对陈策有丝毫无礼”的一抹人性亮色。

小说中将陈策、米月娥与向石宇等正面人物塑

造得智勇隐忍、坚贞不渝，同时，对像张玉琳、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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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这样在历史长河之中逆潮流而动的人物，作者也

著力去“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使其在模糊的历史

中显得面影清晰生动，从而在“人民伦理大叙事”的

基础上，使得“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得以伸展，将

时代历史与人的历史深度融合，同时敞开了以一种

更为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可能。

　　二　史诗性追求中的红色“湘西形象”书写

《铁血湘西》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始终贴着历

史的真相去书写红色记忆中的大湘西形象，具有一

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庄严态度与史诗性追求。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洪子

诚认为其主要特点是：“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

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

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

的基调。”［３］９６然而，这类小说讲述既定“历史”时，

需要实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

明”“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

的意识形态规范”［４］９５这样的政治功能，因此，不容

置疑的单一而明确的政治观念与阶级判断使此类

作品显现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同时，此类作品

为了追求一种革命理想化的表达，往往将英雄人物

及主要革命者塑造成超越凡俗的 “高大全”与禁欲

式形象，将精神与肉体设置为二元对立，革命精神

往往高扬无比，而“肉身”却缺席，情爱叙事被弱化

或是消解，从而压抑了英雄人物与革命者作为“人”

的维度的感性内容的书写可能，呈现出一种对历史

与人性粗暴简化的写作倾向。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后革命时

代”，认为“后革命文化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

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市场经济使得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也发生

了转型、变异与丰富。新世纪以来的后革命语境拒

绝革命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视

阈，因此，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后革命语境

制约下，出现了注重借用革命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

日常化叙事的态势，从而将理想主义世俗化，表现

出“肉身”遮蔽“精神”的倾向。

在当下，在后革命语境制约与娱乐至上的原则

下，某些作品不惜以歪曲、颠覆甚至是亵渎革命历

史与精神价值的方式去书写红色记忆与历史。在

这样的背景下，《铁血湘西》则显现出对于革命历史

题材创作的庄严态度与史诗性追求，这是很可贵的

写作姿态。为了精确表现湘西地区１９２９—１９４９年
这段错综复杂的红色革命历史，作者在寻溯、收集

与消化史料方面下了扎实功夫，有不少史料是通过

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的后人而直接获得的；同

时，作者努力克服历史表象与思维定式的干扰，尽

可能地贴近历史真相去再现这段大湘西的红色历

史。《铁血湘西》时代背景广阔，叙事结构宏大，涉

及历史上实有其人的众多人物，以多元人物命运线

索为经纬组成立体化情节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庄

严的正史形态与史诗性追求，于细节书写处亦针脚

绵密。比如小说中那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湘西名人

马公武，他一不从军，二不从政，只愿凭一己之力为

辰溪教育事业尽力。他遍请辰溪的头面人物，以抵

制日货为名，让商铺全部关门停业，迫使国民政府

释放地下党核心人物陈策，以自身影响力积极救助

陈策。此外，他将兴办实业所获之利，以“书剑报

国”之理念兴办楚屏中学，培养“乃文乃武必忠必

信”的湘西才俊，以求雪国耻安社稷。这些情节叙

事中尽得此历史人物之神韵，而对于马公武最后堪

称荒谬的历史结局，作品虽笔墨极为精炼，但也表

现出不虚美不讳饰之严谨求实的历史态度。再如

作品中关于陈策、向石宇与涂先求等中共地下党工

作者的叙事，作品并没有走向两种歧途：一是对他

们这些地下战线的英雄们的斗争生活放纵想象，一

味猎奇求险，以离奇情节的构造进行谍战叙事，采

取以“俗”取悦读者与市场的迎合姿态；二是过于注

意人物七情六欲而进行过度的缺乏精神超越的日

常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崇高精神的叙

写。小说中作者以一种相当节制的笔调去书写革

命者陈策与向瑚的爱情关系，并未让革命精神被

“肉身”所遮蔽，而是突显出陈策作为革命者所具有

的坚贞不渝的革命精神与信仰。

　　三　以浓郁地域色彩突显湘西文化性格

学者迈克·克朗曾提出过“文学作品创造地

理”的观点，他认为：“文学与其它新的媒体一起深

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５］迈克·克朗的这

一文化地理学观点对我们研究湘西书写有一定启

示作用。

“湘西”是一个地理、文化与历史的综合实体，

是当代想像中所剩不多的神秘符号之一。中国现

当代文学中，书写“湘西形象”的作品数量很多。在

众多湘西书写者的笔下，“湘西形象”也呈现出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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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样态，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字里

行间或多或少的都展现了湘西悠久的历史文化与

神秘的奇风异俗。其中，对“湘西形象”书写最为成

功的是与自己文字建构的“边城”一同走向世界的

沈从文先生。沈从文这样的湘西本土作家，其对湘

西的书写可以说是一种对湘西的“自塑形象”。虽

然其作品如《凤凰》《神巫之爱》《都市一妇人》《凤

子》等篇目中，有落洞、放蛊、辰州、巫术等湘西民俗

的神秘书写与细致描摹，但其目的并非是通过贩卖

与展示一个民族区域与地域文化中的神秘因子来

取悦读者与市场，其重点是以此表现在这神秘湘西

的“背面所隐藏的悲惨，正与表面所见出的美丽成

分相等”，［６］是为了展现“湘西”这一自己的精神母

地的诗性古朴以及湘西人特异的巫性生命形态，从

而将文学作为民族与区域文化的载体，通过作家自

我对于湘西的“原乡记忆”与“故土想像”的结合，

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记载“诗意湘西”形象的民族志。

然而，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尤其是网络文学的

类型写作中，诸如以湘西奇风异俗为卖点的盗墓、

灵异类小说可谓海量，在这些网络作家塑造的“诡

魅湘西”形象背后，显现出一种相当简单的写作逻

辑：以文字奇观最大可能地吸引读者眼球并提高点

击率。因此，数量庞大的文本在整体上却是一种单

向度审美，表现出的是一种“他者”视角下的民间猎

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

近几年来，“文学湘军”的创作阵势浩大，其中

有不少湘西题材的小说佳作，诸如李怀荪的《湘西

秘史》、刘萧的《?军之城》、于怀岸的《巫师简史》

以及邓宏顺的《铁血湘西》等，这些作品中的湘西书

写可谓各擅胜场。

《铁血湘西》著力去开掘红色记忆中的大湘西

历史，并以浓郁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突显出根于

地方的文化性格与生活形态，彰显湘西文化的独特

性。如小说中宪兵团的李司令与曹云溪想以“湘西

蛊毒”来对付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涂先求，于是以招

募会放蛊的人到抗日前线去对日本人放蛊为借口

欺骗湘西苗民们。苗民们推荐出来的那位苗女因

被欺骗和要挟而对涂先求下了蛊毒，但她知道真相

后，拒绝了作为报酬的金条。她回乡安顿好幼子

后，主动登门为涂先求解除蛊毒，并为自己做下这

样的亏心事而盛装吊死在茶林里以死谢罪。作者

没有极力去渲染与演绎“湘西蛊毒”这一极能引起

读者猎奇心理的神秘民俗，也没有如当下一些网络

小说一样肆意编排臆想诡异情节来吸引眼球，而是

将对湘西独特的民间风俗及文化形态的细致摹写

作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展现人物的地

域性文化性情与民族性精神人格，突显出那位以死

谢罪的湘西苗女刚烈、侠义与血性的性情。显然，

在作者邓宏顺看来，要展示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

文化性与民族性的秘密，并不仅仅在于那个区域与

民族的服装衣着、烹调方式等等，而更在于这个区

域与民族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以及此区域及民族

积淀已久的思想观念。此外，小说中还写到了“湘

西赶尸”这一颇能引起读者阅读兴奋点的湘西诡秘

风俗，但作者并未贩卖奇观，而是将此为小说叙事

服务，渲染出湘西的传奇色彩。

《铁血湘西》中，从生活习俗到人物语言，从湘

西民族建筑到瑶族民间山歌，无不体现出了鲜明的

湘西地域与民族色彩，这是对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地

方历史的还原，为湘西地方文化性情的释放而服

务，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地气、一种鲜活的存

在，感受到区域历史生活的血肉和纹理，从而凸显

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与生活形态，让《铁血湘西》

成为记载湘西铁血历史的一部地方志。由此，也体

现出作者作为书写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形象”的本

土作家，对自己艺术母地与精神家园所持有的敬畏

态度。

“湘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地域、

文化与文学存在体，《铁血湘西》堪称是近几年来对

于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形象”进行审美呈现的厚重

力作，作者邓宏顺以自己坚韧而沉静的写作，铸就

了这样一部辉煌的“铁血湘西”的文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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